BTC启示录：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革命
隔夜BTC在61k一线继续向下跌落。早上简单复盘了一下投资记录：2024年以来，BTC平均加仓成本67.7k（浮亏9.9%）；若从去年9月份算起，平均加仓成本55.4k（浮盈10%） —— 相比于无脑定投52.8k，买得是要略贵了一些，主要原因很清楚：在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初30-50k的区间投入不足，而4月下旬以后开始边跌边补，主要补在60-70k这个区间，导致了总体上平均成本被拉高。反思起来，自己的风格还是喜欢左侧加仓会更多一些，即逆势操作，在倒车的时候上车。而面对不断暴拉的那种右侧行情，就总是被甩在后面，上不去车。
总体上，这些年下来，BTC底仓的总体持仓成本也被不断拉高到了如今14.5k（浮盈320%）的水平。算起来年化复合增速CAGR约为27%，虽然还不到30%，但是相比很多其他投资方式都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的了。而教链能够通过上段所说的并不完美甚至常常弄巧成拙的操作，取得这样的成绩，关键在于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思想。
一流的战略，三流的战术，虽然常常不能取得一流的成绩，但是至少也可以轻轻松松混个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一流的战术能力，却只有三流的战略思想，最终却往往一败涂地。这个市场中有很多又聪明又勤奋的人，不断被割，不断爆仓，不断失败。即便是个别人在个别周期里踩中了大运，猛然暴富，也常常很快就连本带利都还回去，根本无法持续取得胜利、持续扩大战果。殷鉴不远，令人叹息。
BTC的本质，在教链看来，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
姑且让我们定义“价值”是生产物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就像长短关系、轻重关系一样，任何两个生产物之间也有某种价值关系，一个价值大，一个价值小。从定性比较，到定量比较，我们就需要引入度量衡和测量工具。长短用米，测量工具用尺。轻重用克，测量工具用秤。价值大小用货币单位，测量工具用人心。
单独一件产品，是谈不上长还是短、轻还是重、价值大还是小的，只有和别的产品互相比较，才能有长短、轻重、价值大小这样的关系。因此，关系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但长度、重量和价值又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产品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但是，价值和长度、重量又有所不同。测量长度的尺子，测量重量的秤，都是标准化的，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测量价值的那杆秤，却在每个人的心里。所谓“百姓心中有杆秤”，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BTC的矿工，为BTC生产了最原初的产品：BTC的账本，或者，严格地说，BTC的区块空间。支付BTC作为上链手续费，或曰“矿工费”，以求把自己的BTC转账交易记录到BTC的账本上面去，本质上就是在竞拍这平均大约每10分钟产生的、一个个的、有限的区块空间而已。
当然，这区块空间，和我们普通的磁盘存储空间大不相同。就像一辆汽车，和制作汽车所用的原材料如钢铁、橡胶等，已经大不相同。这些区块空间，是由无比强大的算力所生成的PoW工作量证明所证明过的存储空间，所有写入区块空间的数据，都被这个证明盖上了“可靠”或曰“安全”的烙印，就算是今日地球上人类所掌握的最强大的权力也无法动摇它，最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击败它，最强大的资本也无法收买它！
试问这样一个产品，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
这个价值有多大？当前大概是1万多亿美刀 —— 也就是BTC今日之市值。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市值并不是这个价值的测量值，应该是矿工的总收入（比如2023年是100多亿美刀，甚至，进一步的，今日矿工之总收入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区块奖励，也就是新增的BTC，小部分才是来自于用户支付的手续费。只有手续费才算是真正的为区块空间支付的费用，体现了区块空间的市场价值。这样算下来，那价值就更小了，可能大概也就只有5%-10%，即每年5-10亿美刀。
非也。
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区块空间，在里面就可以安全地记录BTC的转账交易，而这些交易，即价值转移，就涌现出了价值单位 —— BTC。BTC作为一个符号是人为定义的，而其作为价值单位是系统涌现的结果。
BTC的产出是由一个确定性的、公开透明的、无人可以动摇和篡改的数学公式所决定。高安全的区块空间是这一数学公式能够得到忠实执行的兜底保障。这使得BTC成为一种很好的存储价值的工具。
也就是说，BTC的上述特性导致它有能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把暂时不花的钱换成BTC，当作一种储蓄，把钱存起来。
凯恩斯说，储蓄就是投资。
当你决定把价值存储到BTC里储蓄起来的时候，价值其实就会变成资本 —— 可以自动产生新价值的价值。
比如你今日花费61000美刀买入了1 BTC并存放到冷钱包储蓄起来，那么这61000美刀的价值，略过场内的换手，最终被转移到了某个卖出1 BTC的人手里。这个人得到这61000美刀的价值之后，可能是消费或者投入生产。考虑投入生产的情况，他用这个价值去购买了生产所需的资本（比如场地、机器、人手等等），生产出远超61000美刀的价值出来。然后他把赚取的钱，拿出一部分，重新兑换为BTC。
我们假设这个老板或者个体生产者是一个效率极高的生产者，他相对于市场其他竞争者有巨大的优势，于是他生产出来了极大的剩余价值，这使得他在不久之后可以拿出(61000 + x)美刀来重新购买BTC。
如果这样的竞争优胜者不仅能够完全买回当初自己、卖币消费者以及亏损的生产者等所净亏损的BTC，而且还能多买回一些，从而进一步增加自己的BTC持有量，那么，他们的买入就足以推动BTC的上涨。
囤BTC的储蓄者手里的BTC仓位就会因为BTC的上涨而增值。这增值的部分，来自于BTC系统外的生产力所产生的价值，回流到BTC系统中。在囤BTC者看来，就彷佛是BTC的价值“自动”增长了一样。
因此，从囤BTC者的角度说，BTC就具有了保值和自动增值的功能，从而成为一种优良的“价值存储”（SoV, storage of value）。
也正因为BTC是一种优良的“价值存储”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才会有生产者把系统外投资回报的价值重新回流到BTC这件事的发生。
可以想像，如果BTC不能持续保有甚至是不断摧毁价值，比如大多数“一波流”山寨币跌跌不休的鬼样子，那么只有傻子才会把价值重新回流到这样的“镰刀收割之地”呢。
所以，BTC的市值，绝不仅仅是体现了BTC区块空间对于BTC转账交易的那么一点点儿原初的价值，而是体现了所有接受了BTC所转移的价值，将其转换为资本，投入生产或再生产，产生更大的价值，然后这些价值再重新回流BTC，这样大的一个价值生产大循环的总估值。
由这个逻辑推导开来，可以推至未来。
更妙的是，这样一个所有人独立自主、共同生产的系统，其总价值却又由全体BTC持有者共享！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分享价值，这已经非常接近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
仅仅稍有欠缺的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极大丰富。但是，在今天工业产能爆棚、AI等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或许只需要经过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就真的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海量物资，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件件“9块9包邮”……
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表现一定是商品价格越来越低，你手里囤的BTC会越来越耐花，花不完，真的花不完。
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怕死了，因为这种现象在课本里叫做“通缩”，可怕的通缩。
为什么经济学家怕通缩？因为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本质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思考问题的。资本怕通缩，所以他们也怕通缩。
资本为什么怕通缩？因为通缩意味着利润降低甚至亏损，企业破产、裁员，员工失业，手停收入断，阶层下滑，生活返贫，社会陷入动荡。
为了方便讨论，教链把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司制（或者叫做工资雇佣制），叫做生产关系1.0；把新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平台经济，叫做生产关系2.0；而把上文描述的BTC的这种“共产共享”的生产关系，叫做生产关系3.0。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版本的生产关系系统，它们各自的特点。
生产关系1.0就是大家最最熟悉的公司了。公司这种生产关系别看今天很普遍，其实历史很短，也才400年左右而已。今天可能受限于时间和篇幅，可能没法再去追溯1.0版本之前，比如农民-地主，奴隶-奴隶主，以及原始社会等等诸多更早期版本的生产关系了，以后有机会再撰文探讨。
公司制的特点就是有明显的分层：持股的是股东；不持股、领工资的是员工；其他的给公司提供收入的人，是顾客，或曰消费者。但严格来说，持有少量股票的员工是哪一类（class）？自己还奋斗在一线干活的老板又是哪一类？如果是上市公司，那么你在二级市场买了两手该公司的流通股，你又是该属于哪一类？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持有股票的人统统看作是公司老板，或者是资本家。股票，不过是对于公司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而已。只有对公司资本的实际控制权，才是决定谁是主人的关键所在。
对了，“类”的英文class，也正是“阶级”的意思。中国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人以类分”，也就是按照阶级来划分，其实也就有些把人“物化”成“工具人”的味道。这是文化的视角，只是我们论述中的点缀。
比如说，假设教链凭借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家公司。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就是自己干，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剥削自己。假设该公司每年收入30万，刨除水电房租杂七杂八，还剩20万，给自己发工资。那么此时的教链，即是一个拿工资的雇员，又是一个公司的所有者，一个资本家，但是，是一个不合格的资本家，一个“假资本家”。
为什么说此时教链作为资本家是不合格的？读者朋友们可能会以为，公司是盈利的呀，每年成本10万，利润20万。并非如此。资本的经济计算，看的是“机会成本”，而不仅仅是显性成本。
假设，教链如果去打工，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能够拿到每年100万薪水。那么，这意味着，教链的生产力可以被市场评估到100万/年。当然，要注意，同样的时间和劳动，干不同的工作，产出的价值是不同的。自由市场的人才和岗位的不断重新匹配，就是在持续优化，把一个人的劳动和时间的价值最大化。
无论如何，当教链放弃100万年薪的打工机会，去自己开公司赚20万/年的时候，此时就已经产生了每年100万的机会成本。加上显性成本10万，每年公司的真正成本是110万。
成本110万，收入30万，净亏损90万/年。也可以换个算法，本来能挣100万，现在只挣20万，亏80万，加上杂项亏10万，总共亏损90万/年。这才是真实的经济计算。一个连年亏损的投资，肯定是不合格的投资，因此，从资本家的要求来看，教链此时是不合格的。
如果，把现在的亏损如果看作对未来的投资。比如5年之后公司收入能够达到110万/年，此时就达到了盈亏平衡。5年总“投资”，即总亏损额，已经累积到了450万。
再过5年盈亏平衡的日子。假设公司收入翻倍到了210万/年。这时候它才开始生产剩余价值，每年100万。此前亏损的450万，需要大概5年才能用100万/年的剩余价值偿还完。
但是，还要考虑到投资本金本身的社会一般增值速度。假设一般国债利率4%，450万会以复利的方式每年增长，13年之后就会变成750万。所以，其实需要8年，每年100万，才能真正弥补最初5年的投资亏损（计算机会损失）。
看看这是多少年过去了？18年！
这还是在假设公司收入头5年翻3-4倍、后5年翻2倍这种理想情况下才能得到的结果。
如果把这450万投资亏损的机会损失，不是用一般国债利率来对标，而是用投资于BTC来对标呢？假设教链已经掌握了投资于BTC并取得长期盈利的方法，长期年化增长率能做到30%。那么你一算就知道，只需10年时间这笔本金就会增长到惊人的6200多万。除非公司业务出现指数级爆炸式增长，否则永远都不可能追上这笔BTC的增值速度。
推算到这里就有两个很明显的结论了：
第一，不要轻易创业，尤其是白手起家的创业。打工加上囤BTC的复合策略，是远好于自主创业的策略。
你打工的薪水越高，后一个策略的性价比就越高。
第二，阶级跃升是极其困难的。打工人想通过创业做老板变成资本家，几乎100%的结局是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假资本家。
也正是这个约等于零的转换概率，才把商品社会的人分成了打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如果人人都能轻易转换身份，那么阶级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教链突然开了挂：在最开始就用30万/年的公司保底收入，以10万年薪（实际工资还要低，因为还有税费社保等等）雇佣了3个员工。这3个员工生产力爆棚，每人每年能够给公司创造40万收入。假设公司显性的杂项成本，因为多人合用，平均费用降低到5万/人/年，那么总费用就是20万/人/年。这样一来，公司从一开始就能有多少盈利呢？（考虑机会成本之后）
30 (教链创造的收入) + 40 x 3 (员工创造的收入) - 10 x 3 (员工工资成本) - 100 (教链工资成本) - 20 (杂项费用) = 0 【式1】
惊喜不？从第一天起，公司就盈亏平衡了！但是，你说得是什么样的员工，和什么样的业务，能开10万工资给公司赚40万？
那么这个时候，教链仍然还不能算是一个合格资本家。因为，教链自己还没有脱离劳动。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准资本家”。
如果多雇1名员工呢？那么教链就可以不参与业务工作了，但是还需要承担管理任务，这也是劳动。但是算式变成了：
40 x 4 (员工创收) - 10 x 4 (员工工资) - 100 (教链工资) - 20 (杂项费用，挤一挤，假设不变) = 0 【式2】
这还不够。还需要雇佣更多。假设再多雇1名如此优秀的员工。这时候教链就可以花30万/年雇一个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老板了。此时的公式：
40 x 5 (员工创收) - 10 x 5 (员工工资) - 30 (经理工资) - 100 (教链工资) - 20 (杂项费用，继续挤一挤，不变) = 0 【式3】
到这个规模，5名员工、1名经理，教链才开始真正比较彻底地脱离劳动，变成一个小小的资本家。【式3】中“教链工资”这时候实际上才真正是公司利润，也就是由其他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支付的。
因此，如果教链一直自己一个人干活，就算是业务爆棚，年入1000万，教链也只能是一个“假资本家”。如果雇人，但还是要亲自管理，或者操心一些公司经营，那就是“准资本家”。如果一切公司事务全权交给专业人士去打理，自己啥都不用干，但是却仍然牢牢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和分配权，那么，这时候才真正完成阶级跨越，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家。
但是，由于这个公司的规模实在太小太小了，每年收入才百万级别，也就是一个尘埃般的小资本家而已。如果公司达到年入百亿～千亿规模，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资本家了。
中等大小的民族资本家，才够得上教员在1925.12.1《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所划分的“中产阶级”的层次。文章定义的很清楚：「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退休前的马老板，是一个成功的“准资本家”。退休后的马老板，才升级成一名中等大小的民族资本家，也就是教员所称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马老板、张老板这些如此成功的商业人士，还只能称得上“中等大小”呢？因为，资本是全球化的，因此排座次、比规模也要放眼世界。真正的大资本家，大家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不熟悉。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等传承百年的资本世家。其实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大资本家，有的只会是这些大资本家安排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被称为“买办阶级”。
对于当今资本主义占据主流的世界而言，真正的大资本家已经不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国家，不过是他们雇佣了放到台前表演的戏子、打手和吉祥物而已。
大资本家干掉小资本家，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资本就天然有兼并的趋势，强者恒强，几乎不可能被打败。这就意味着，想走白手起家、一路做大做强的路，最后干翻旧的资本家，自己成为大资本家的几率，不说绝对等于0吧，也是无限趋近于0。
这资本主义所采用的生产关系1.0版本，相比于此前地主-雇农的生产关系0.5版本，有很大的进步。通过公司这种形式，把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以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并且摆脱小农经济那种单打独斗，大量员工可以划分专业和岗位，进行大分工、大合作，生产效率就能大大提高，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同时，对于员工而言，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也得到了解放，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还可以在公司这个集体中得到相互支持，这体现在每月固定的工资，不用像小农那样看天吃饭。当然，如果遇到特别恶劣的经济周期外部冲击，可能会遭遇裁员，失业下岗。
生产关系2.0，也就是“平台经济”的诞生，基础的理论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人和人彼此分工合作，为什么必须组织成公司呢？因为很多工作的性质，无法准确地测量投入产出，也就是，无法由自由市场进行定价。
当自由市场定价的议价成本（也叫摩擦成本）太高的时候，比如写代码的程序员，或者其他专业性极强的岗位，由于知识优势导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进行极小颗粒度的任务评估并市场化定价十分困难，所以还不如干脆把这个程序员的劳动买断，让他成为公司的一名雇员。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基本意思。
从现实来看，虽然有程序外包平台和所谓freelancer（自由职业者）的存在，但是它们迄今仍然无法彻底取代雇佣制程序员。
教链之所以拿程序员举例，是因为程序员是新一代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0，声称是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机器、厂房等），所以资本家才是老板。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程序员工作所用的生产资料，包括电脑、手机、网络，其实都是自己负担或可以负担的，也就是说，除了表面上有的公司还要假惺惺地提供这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东西，其实每个程序员都完全可以做到自己独立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一个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老板还能占着资本家的坑位呢？
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虽然资本家们还可以通过制造出一些比如知识产权，数据所有权，等等壁垒，来阻止个体劳动者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但是，时代的车轮显然已经准备从传统资本家的头上碾过去了。
程序员工作过于专业化，受科斯定理的约束，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彻底解放。但是，在其他更加标准化的工作上，就已经诞生了这样的个体生产者，或曰自由劳动者。比如，电商卖家，专车司机，外卖员，短视频博主，公众号作者，等等。
资本家的公司摇身一变，变成了平台。
个体生产者、自由劳动者和平台之间是交易关系，而没有雇佣关系。也可以说是小资本和大资本的资资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1.0的劳资关系。
但是，由于小资本在大资本面前是毫无议价权的，所以，在生产关系2.0的早期阶段，这些个体生产者们虽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也同时承受了更大的压榨和剥削。
改良型的生产关系1.0还会被国家强力要求保障员工权益和基本福利。这所有的一切，对于生产关系2.0的自由劳动者而言，是几乎没有的。
他们比生产关系0.5里的雇农要好一些的地方在于，在多家平台存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换平台的可能性，来获得对平台的一定的议价权。
他们比生产关系1.0里的雇员要好一些的地方在于，如果干得是有知识含量、专业门槛或者干脆就是气质属性极强的业务（比如直播带货），那么是有机会做大做强，从而获得超额收益，甚至进化成吃剩余价值的真正资本。
生产关系3.0，也就是教链前面所描述的那种各自生产、共同分享、互相扶助的“共产共享”的生产关系，是由BTC开创和启发我们的新型生产关系。
它是建立在生产关系2.0的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生产关系的进步和变革，是由生产力的进步所推动的。
为什么生产关系1.0会进化为生产关系2.0？科斯定理是限制这一进化的约束量。而推动量是什么？是生产力的进步。
用直白的、可能有些刺耳的话说，就是内卷。卷不过的人，就被公司淘汰了，而且找不到新工作，于是只能去送外卖、开专车、开网店、搞直播了。
为什么会内卷，会淘汰劳动力？因为科技的发展，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提升。
这两年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什么话题？不就是AI（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将来必会淘汰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工作吗？
教链前几天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国外媒体，编辑团队，去年60名编辑，今年裁的就只剩下主编自己。稿件用AI生成，主编负责修改、润色、发表即可。
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未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生产关系1.0淘汰，而不得不拥抱生产关系2.0。
但是，如果这些困在生产关系2.0里的自由劳动者、个体生产者们，只是像古代的生产关系0.5里的雇农那样单打独斗，他们永远都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唯一能够解放和拯救这些自由劳动者的，就是联合起来、链接起来。
不是在信息上链接，而是把他们彼此拥有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资本链接起来，形成一个联合起来的大资本，碾压所有生产关系1.0和2.0的资本的规模。
这个联合起来的大资本，就是BTC。
今天，BTC的市值1万多亿美刀。全球公司市值排名十名左右。
未来BTC市值再扩大十倍，即可称得上大过任何一个公开的上市公司资本了。
所有持有BTC的自由劳动者、个体生产者们，看似是一个个没有被资本雇佣的个体，但是他们却背靠着大过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体量的大资本，并时刻分享着这个大资本不断增值的回报。
他只需要劳动一段时间，积累了足够的BTC之后，就会惊奇地发现，仅靠资本的回报，就已经足以支撑自己的生活开销。此时他可以不再劳动，专心享受生活。或者他可以继续劳动，但是只是为了兴趣和爱好，或者某种人生的使命感。
BTC作为一个联合资本，会吸收所有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减去被其他平台吸收走的部分），然后公平地和所有人共享。
你劳动并囤积BTC时，是用自己创造的价值去满足别人的需求。当你不再劳动，而是靠BTC生活时，本质上是其他人奉献了他们创造的价值来帮助你。
你养BTC，BTC养你。你养所有人，所有人养你。所有人养所有人。
最重要的，BTC是去中心化的，没有随意的增发，没有PoS资本生息，没有初始代币分配所创造的阶级不平等（镰刀-韭菜），没有单一组织绑架其他参与者控制硬分叉任意更改代币发行方式的特权，等等这些，是十分关键的基础建构。
缺乏这些基础建构，一个币就会成为锋利无比、嗜血吃人的收割利器。
有了这些关键建构，一个币才有机会发展成为BTC这样的联合资本。
这样的联合资本，只能在足够克服科斯定理的生产力范畴上率先形成。
而只有用真正去中心化的加密资产承载联合资本，才能实现真正公平的联合，确保每个人创造和贡献的价值能够被公平地“共享”，才可能构建出新型的生产关系3.0。
这就是教链从BTC中所领悟到的，关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革命的启示。




